
我当钟 点工
散文 □文/江西梅

下岗 了 ，我做钟 点工 ，替 人做晚
饭，月 薪 3百 元 。男 主 人 老 文 很 和
善，女主人赵老 师却待人 苛 刻 。几天
来，尽管我小心谨慎 ，依然遭 到她的
黄牌警告 。我真想打退堂鼓 。当 公 务
员的 老公却安慰我说 ：　“万事总 是开
头难。”我咬咬 牙 ，坚持干 下 去 。

那天 ，赵老师对我说 ：　“小江 ，
我家 老文的二叔从台湾 回 大陆探亲 ，
明天 到 我 家 做 客 ，我 们 想 请 他 吃 家
宴，你看看这份菜谱 ，你一个人能拿
得下 么 ？万 一 不 行 ，我 就 去 请 厨
师。”我接过菜谱一看 ，满 口 答应 ：

“ 赵 老师 ，您放心好 了 ，我不会让您
失望 的。”

第二天 ，我先买好菜 ，然 后 ，一
样样 洗清爽 ，切成各种形状 。下 午 ，
台湾客人到 了 ，主人陪 客人聊天 ，我
便下厨大显 身 手了 。两小时之 后 ，一
盘盘冷热佳肴摆上桌 。主 客双方吃得
津津有味 ，尤其是那位满头银 发 的 台

湾老人 ，更是额头 冒 汗 ，他连夸 “好
味道”！赵老师听 了 心花怒放 。她见
菜已 上 齐 ，忙 招 呼 我 一 起 吃 。我 笑
道：　“您陪 客 人慢慢吃 ，我还有一道
菜，马 上 就好。”赵老师一惊 ：　“还
有一 道菜？”

不一会 ，我端上 了一钵蒸鸡块 ，
介绍 说 ：　“各位 ，这叫

‘ 三杯鸡’，是江西名
菜，说起来还有个爱 国
故事 ：宋 朝 民族英雄文
天祥 ，他被元兵俘虏之
后，有个 江西老表去狱
中看望他 ，用 三杯酒和
鸡块倒 在瓦钵 中 煨 。文
天祥一边吃着三杯鸡 ，一边 写下了 著
名的 《正 气歌》。”

台胞听 了 ，感慨地说 ：　“比起文
天祥 ，我这个姓文 的 只能算个不 肖 子
孙啊 ！我 离 家 五 十 多 年 ，今 日 才 回
家，惭愧 呀惭愧 ！不过 ，在我有生之

年，一定为祖国 效 力 ，在本市投 资
办实 体 ，向 我 的 祖 先 文 天 祥 学
习！”台胞倒 了 两杯酒 ，一杯递给
我：“江 小 姐 ，你 不 但 菜 做 得 可
口，而且话说得在理 ，来 ，我敬你
一杯 ，干！”

眼望着比我老爸年纪还 要大 的

台胞如此尊重我这个 “钟点工”，
我忍不住两眼潮润 ，双手接过杯 ，
一口 干 了 ，连 说 ：　“谢 谢 ！谢
谢！”放下酒杯 ，我替 台胞夹 了 几
块三 杯 鸡 ：　“老 伯 ，这 道 菜 补 肝
肾，强筋骨 ，常吃可 以延年 益寿 ，

长命百 岁 ，请您 多 吃点 ，把身子养得
壮如 阿里 山 ，活过一百 岁 ，好为祖国
出力 啊！”台 胞 听 罢 ，呵 呵 大 笑 ：

“ 江小姐真会说话 ，我吃 ！活过一百
岁，为祖 国 出 力 ！”一时间 ，酒席上
的气氛热热闹 闹 ，大家互相敬酒 ，纷
纷举箸 。

席罢 ，送 走台湾客人 ，我收拾残
局，一直忙到深夜 。我临走时 ，赵老
师硬塞给我一个红 包 ，她动情地说 ：

“ 你这桌 酒菜做得真漂亮 ，换了我 ，
绝对做不 出 。本来 ，他二叔来 ，我们
想劝他在本市投 资办厂 的 ，正不知怎

么开 口 ，你上的那道菜再加上你那席
话，竟轻而易举地就使他老人家答应
了，你的功劳真不小呢 ！这二百元你
一定要收下 。小江 ，我这人刀 子嘴豆
腐心 ，以 前有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 。
如果你不嫌弃 ，以后你就在我们家长
期做下去。”听了 她这番肺腑之言 ，

我不 由 得鼻子一酸 ，忍不住
落下两颗热 泪 。

回到家 ，我把情况告诉
老公 ，老公说：“像赵老师
那么挑剔 的人都服了你 ，可
见你下了一番苦功 。鲁迅先
生说 ，反对派的赞扬 ，往往
是在你成功之后 。我祝你成

功！”
我轻轻伏在老公宽大 的 怀抱中 ，

只觉得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：是的 ，
下岗 并不可怕 ，可怕的 是丧失 了 自 己
奋斗的 勇气 ；只要挺起胸膛朝前走 ，
总会走 出 一条适合 自 己 的路来 的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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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 ，我 大 约 有 五 、六
岁。暮春 的一个傍晚 ，和几个
小伙伴去老城壕边捉青蛙 。城
壕里存积的河水很深 ，差尺把
远就和壕边 的小道平行了 。城
壕的 四 周 杂草青青 ，不少青蛙
隐身在草丛 中 ，欢叫 声此起彼
伏。我们 几个也乐不可吱 ，光
着脚 板 跑 南 跑 北 ，伸 胳 膊 伸
手，乱抓一起 ，兴趣盎然难 以
摹状 。

忽然 ，一 只绿 色青蛙跳上
我的脚面 。我颤抖 了
一下 ，掉进了 无底的
水壕 ，水很快漫到 了
下嘴唇 。幸亏我一把
抓住了 壕沿 的两根芦
苇草 ，才 没 有 沉 下
去。这时候 ，几个小
伙伴都吓跑了 。我泡
在水里 ，不敢稍动 ，
生怕草茎断了 ，葬身
水中 。四 面无人 ，求
救无望 ，那 身那心全
冰凉了 。

大约一分钟后 ，
老远看到一位头包着
白毛 巾 的老农沿着城
壕边 的 小道 ，猫着腰
向我 跑 来 。到 了 跟
前，他二话不说攥紧
手中 的锄把 ，把锄头
挺给我 只叮咛了 “抓
紧”两个字 ，我抓住
锄头 ，就被轻轻地提了 上去 。
当时太阳 已经压 山 了 ，气温骤
降，我光 着 身子 穿条半截裤 ，
冻得浑 身 发抖 。面对这位浓眉
大眼 ，慈 祥可爱的老农不知说
什么才 好 。老农见我这样子 ，
用手拍拍我的 肩 膀 ，哈哈地笑
着说 ：　“愣啥哩？快 回 家 去 ，
小心着凉！”说着扛起锄就走

了。
晚上 ，我 回 到家里 ，因为

惧怕大人训斥 ，就把这件捉蛙
遇险 的事咽到了心底里 ，后来
也一 直 没 有 向 人 提 及 过 。不
久，我们居住的 老阳村被划为
库区 。大家有 的迁往外省 ，有
的迁往外县 。这位不知姓名 的
救命恩人 ，委实让我无法查找
了。

斗转星移 ，人长心长 。读
书了 ，教书 了 ，转眼成了个大

人。每 当 在生活 中 ，
在报纸上 ，在 电 视上
听到 ，看 到 有 关 帮
人，救 人 的 事 和 情
景，那位头包着 白 毛
巾，手攥锄把救我 出
水的 老农 ，就浮现在
眼前 ，搅得我心潮沸
腾，难 以平静 。他救
我一 命 ，功 德 无 量
啊！而我连 个 “谢 ”
字都未说 ，至今还不
知他姓名 、住址 ，岂
不令人心寒？想到
这里 ，一股 负债感如
泰山 压顶 ，喘不过气
来。呜呼 ！我今生实
实在在地欠下 了一笔
该还 而没有还 的人情
债！

“ 老大 爷 ，您在哪
里？”我 常 常 在 梦

中，捧鲜花 、水果 ，寻找着 ，呼唤
着救 命 老 农 ，想 偿还 这 笔 该 还
但还 没 有 归 还 的 人 情债 。可 这
只能 在 梦 中 实 现 ，因 为 我 已 年
过半 百 了 ，那 位救命 老农 已 不
可能 健在 人 世 了 。我 只能给我
的学 生 讲述 这 个 故事 ，让他们
今后 和 这 位 老农 一 样 ，把救 人
当作寻常事 ，无声无息地活着 。

★ 话 说 陕西县市 □文/杜文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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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阳 位 于 陕 西 安 康 地 区 ，北 傍 汉 水 ，南 依 巴
山，为亚热带季 风性湿润气候 。因 山 水纵横于整个
境内 ，灵 气锐利 ，浓 缩 着 陕 南 的 民 风 民俗 ，成 为 寻
访汉 江 文化的必去之处 。

十多 年 前 紫 阳 以 民歌 闻 名 省 内 外 。当
时的 户 县 农 民 画 ，紫 阳 民 歌 是陕 西 民 间 文
化的 两 面旗 帜 。近 几 年 的 富 硒 茶 更 是 闻 名
暇尔 。在追溯 民间文化底蕴的时候 ，紫 阳 廊
桥再次成为 焦 点 ，它 不 同 于 云 贵境 内 的 风
雨桥 ，也不 同 于美 国 麦迪逊县 的 廊桥 ，是西
北地区少有 的 廊桥之一 。

紫阳 有 三 座 廊桥 ，两 座 在 距 县城一 百
多里地的高桥镇 ，名 高桥 。一座在 更远些 的
洄水 镇 附 近 ，名 目 连 桥 。两 处 廊 桥 一 东 一
西，静卧于大 巴 山 高峻的折皱 间 。

高桥镇 的两 座桥分别 位于两条在镇 前
相汇 的小河上 ，相汇 后 的河叫 权 河 ，属任河
的支 流 ，任河在县城处 入 汉 江 ，水 清水碧 自
不必说 ，两桥跨度均 为二十米左右 ，临街的
一座桥近三米宽 ，两侧有木栏杆 ，栏杆 内 侧
是长木凳 ，供过往行人歇脚 ，两端为拱形门 ，
廊顶 四 角 翘起 ，塑有动物形状 。廊顶与桥面之 间数
根木 柱规则地支撑着 ，横梁上 墨迹清楚 ：大清光绪
三拾壹年乙 已 仲夏 月 谷旦立 。另 一横梁有捐款人名
录，唐 氏 高 氏 田 氏牟 氏均有 ，可 见这里在很 多 年前
便有人迁移而来 。另一座桥比临街桥跨度和桥宽均
小些 ，但更精致 ，来往行人进入桥的门为方形 ，门顶
有两 层墙垛 ，垛顶垛尖有景泰蓝青花瓷块镶嵌 ，龙

头昂 立垛尖 ，晨光下闪闪发光 。廊 内侧木柱上 ，红黄绿
图案隐约可 见 ，花瓶云朵 ，椿树 ，小河小船等环绕于横
着竖着 的木柱上 。两桥均为烧制 的 泥瓦所盖 ，桥廊正
中的横梁上有黑 白 八封 图 。光绪年为修补 ，这是 当 地
百姓的说法 。相传很 多年前 ，为便于行人 ，在河上修此
两桥 ，农 民请地方官 为桥起名 ，时逢距高桥18公里 的

龙潭 有 一 姓 高 姑娘 嫁于高桥 ，姑娘 刚 从桥上经
过，地方官吟道 ：“新人踩新桥 ，就叫高桥。”高桥
从此得名 。

高桥原本很高 ，曾有人问高桥有多高 ？对方
答：正 月 初一早上丢进去一个壳子 （银元），正 月
十五才 听到 响声 。当 然这 只是一个笑话 ，但现在
因山 上的泥石下滑 ，两岸人 向 河 中 倾倒杂物 ，桥
面与水面的高差也就十来米左右了 。

与高桥相比 ，目 连桥更为孤零和野气 。荒山野
岭间独独地高悬于小河上 ，石崖相逼 ，流水湍急 ，
更显其地势险要 。桥面不 足20米 ，桥高确有二十
米，四 根木柱斜撑于桥底 ，桥柱与栏杆 已 破败不
堪，廊顶似农家平房屋顶 ，高处的顶梁上是泥土烧
制瓦 ，两侧为青石板瓦 ，桥面的木板长长短短 ，稍
不注意 ，便会辍于悬崖 。顶梁上有一九五五年补修
的字样 。桥的右侧长一古树 ，一人环抱尚有剩余 ，
树冠成荫 ，树叶葱浓 ，在 冬 日 的寒风 中 与廊桥为

伴，大树上红布飘零 ，根部有香火痕迹 。树下有两块石
碑，一碑 介绍桥的来历 ，一碑篆刻有修补桥的捐款人
名。第一块碑只余半截 ，文叙 ：此桥东连岚皋西连双河
南连洄水北接洞河 ，为人民解除来往的艰难 ，□□□使
运输安全受到影响 ，捐款八百一十三元一角 ，号召发动
义勤修建 ，□□□程中 陈义荣被石塌光荣牺牲 ，永远纪
念。特立胜利石碑为记 。一九五五年八月 一 日 捐立 。

初春
散文 □文/樊秀峰

冬天 还 没 有 完 全 过 去 ，
春天就追着来了 。

风开 始 柔 柔 地 吹 着 了 ；
阳光 仿 佛 有 了 质 感 ，酽 酽地
弥漫 ，漫过了 冬 的栅栏 。天空
的蓝 色 变 得 透 亮 了 ，城外远
处的 山 色 也 明 媚 了 起 来 。
——这会儿 ，算是初春 了 吧 。

这几 年 ，冬 天 都 成 了 暖
冬了 ，刮西北风也不冷 。而风
稍一 停 歇 ，不 等 中 央 气 象 台
预报 ，气温就开始回 升 ，弄得
人们冬天
还没有过
完就犯开
了春 困 。
下午 的时
候去机关
办事 ，干 部们 举 着 晚 报 还 一
个劲 儿 地迷 迷 瞪 瞪 的 ，说 话
都懒得 用 字 。桌 上 茶 杯 里 的
水兀 自 忽悠悠地 冒 着静悄悄
的热 气 ，报 纸 扔 得 东 一 张 西
一张 的 。忽 然 一 个 人 打 了 个
长长 的 意 犹未 尽 的 哈 欠 ，传
染得 旁 人 也 都 纷 纷 伸 胳 膊 ，
异常挺 拔 地 伸 懒腰 ，哼 呀 咳
地，此起彼伏 。

街旁 的树们依 旧 在沉默
着，但如果你是顺着树们的
队列 望 过 去 ，就 发 现 不 同
了：柳条 儿变得柔软 了 ；国
槐的枝桠在黑苍苍 中 浸 出 了
些绿 意 ；法 国 梧桐 白 净的树
皮泛 出 了些许清纯 的俏 丽 ；
毛白 杨最急不可待 ，枝头的
毛毛穗儿一天 比一天挂得长

… …正 午 的 阳光直直地照下
来，印 在地上的影子错 杂而
又分 明 。空 气 中 已经漾 着 几
分燥意 了 ，扑得人脸暖洋洋
的。菜贩 儿们忙过了 下班那
一阵儿 ，这会儿 闲 下来 了 ，
背靠着树扎成堆 儿 ，高 门大
嗓儿地聊天 儿 ，嘻嘻哈哈地
甩扑克 ，脸膛晒得红扑扑 、
油光光的 。

初春 是个美 妙得有些微
妙的季 节 。乍暖还寒 ，阴 晴

无定 ；有时 ，
空中 飘 的 分明
是雪 ，落 到地
上却 成 了 雨
珠；下 着 下 着
雨，说 不 定 又

会飞起 了 雪花 。忽然忆起来 ，
这个狗 日 的 冬天竟 然一点儿
雪也没有下 。可春天照例还是
如期 来 临 。最 好 是能 下 两 场
雨，也好润润这干渴的土地 ，
润润这焦燥 的城市 。要下就
快点下 ，树们 、草们马上就
要发芽了 ；暖棚里的 花 儿们
该出 来 透透风 儿了 ；郊外的
田野 上 ，农民们 也 该耕耘 、
播种 了……也不知 老天 爷给
这个初 春安排没安排飘雨的
日子 ，春雨贵如 油哩 ，望雨
望得眼和脖子都快酸了 。

北方 的 初 春 ，总 是 比 兔
子的尾 巴还要短 ，一眨眼 ，一
不留 神 儿 ，它就扭转身 跑了 。
而姑 娘 们 的 裙 子 早 就 飘 起
来、飞起来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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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 是 一 头 飞扬 的 短 发 ，虽 活
泼可爱 ，却 也少了 一份妩媚和成熟 。
日子 久 了 ，看着街头长 发飘飘 、细步
款款 的 淑女 ，心生羡慕 ，便下 决心要
留一 头长 发 。于 是 ，舍 不 得修 剪 ，任
其滋长 。几个 月 焦心期盼 ，果真长了
许多 。正 暗 自 得意 ，却被好友嗤之 以
鼻：头 发 长 不 长 ，短 不 短 ，
乱蓬 蓬 的 ，真 难 看 ！一语
惊醒梦 中 人 ，揽镜 自 照 ，果
真如 此 。唉 ，短 发 变 长 发 ，
可真是长路漫漫 。

一日 去 商 场 ，见 假 发
专柜 前 几位靓丽女子在试
戴假 发 ，心生一念 ：何不也
买套戴戴 ，赶赶流行 ，换个
新形 象 ？在营业 员 的 参谋
下，终 于 选 中 了 一 个 大 花
卷的 马 尾 巴 ，配 上 发 顶 飘
飞的 蝴 蝶 结 ，使 原 来 那 个
刘海 遮 眼 、碎 发 满 头 的 我 一 下子 洋
气和 清 爽 起 来 ，多 日 的 愿 望 只需 几
分钟 、几十元钱就实现 了 ，这一切原
来竟 如 此 简 单 ，我 为 自 己 的新形 象
兴奋不 已 。

然而 ，烦恼亦接踵而至 ，每天得

提前
起床
1 小

时，
向真实 的头发上喷满摩丝 ，以便定型 ，
用几 十 个 小 夹 子将碎发 固 定 ，再用 皮
筋在脑后 高 高 扎 起 ，最 后 的 一 道工 才

是戴上假发 ，等到 一 切停 当 ，胳
膊都酸 了 。晚上睡觉的时候 ，又
得将假发卸掉 ，小心地挂起 ，再
将自 己 满头 的 小 夹 子 取 掉 ，让
被掩 盖 被 束 缚 住 的 真 发 透 透
气，既 要 照 顾 真 发 又 要 护理假
发。最尴尬的是 ，邻居小孩见了
你，远远跟在后面看稀奇 ，熟人
见了 你 ，不管是何种场合 ，一个
劲“恭 维 ”你 的 假 发 漂 亮 ，在哪
买的 等 等 ，惹得 陌 生 人 也频频
回头 ，那 不 知 是好 奇 是 鄙夷 还
是欣赏的眼 光使 自 己 的心虚虚

的，浑 身 不 自 在……终于不胜其烦 ，将
假发冷 落一旁 。假的长 发再美 ，也是假
的，枉 费 了 时 间 枉 费 了 精 力 枉 费 了 金
钱，到头来 只能 自 欺欺人 ，徒添 负荷 。

看来 ，还 是要 安 心 留 起 自 己 的 长
发。

劳动者音符
（散文诗三章） □文/杨传 兴

脚手 架
一群哨鸽带着生 活的 向

往飞 旋 在 你 的 头 顶 ，飞 旋 在
祝福 的 彩云 间 。

一幢精湛亮丽的 楼层经
你打扮 ，如 出 浴的女人 ，多 彩
多姿 地 摄 进 人 们 期 盼 的 眸
子，阳 台 向 着东 方 ，让缕缕 曰
轮的 光丝编织起绿
色的 梦 ，有人远眺 ，
有人 仰 望 ，阳 台 便
生长 出 亲 情 的 故
事，生 长 出 亚 当 夏
娃的情愫 。

一座如诗如 画的城廓饱
含你的 功 力 。哦 ，你这 风雨 中
挺立 的 脚 手 架 ，犹 如 一 舟 摇

篮，摇 呵 ，摇 出 房 舍 ，摇 出 街
坊，摇 出 都市 ，摇 出 有生命的
日月 ，摇 出 建设者的热望 。

有人 群 的 地 方 ，就 有 脚
手架 。尽管有时脚手架简陋到
仅仅是毛竹 ，然而在其身后次
第开放的却是生活的崛起 。

平凡 ，有 时 也 非 常 令 人

肃然起敬 。
浇铸 工

当当 当 ，当 当 当 。出 钢的
钟声 激 越 、沉
闷、顿 扬 、有
劲。

炼钢 炉
膛，火 的 世界 ，
燃烧在这里有
了不 朽 的 注
释，有 了 迈 向
簇新生 活的黎
明。朝晖 、金色
霞光 洒 满 炉
台，洒 满 每 张
古铜 色 的 脸 ，
蒸腾的 热气覆
盖这 火 的 氛
围。火 的炽热 ，
火的 奔放便随
烧铸工辛勤 的
劳作 ，绽 开 成
瓣瓣 钢 花 ，垒
垒钢锭 。车间 ，

每天 闹 腾 着 ，生 产 着 ，这 里 ，
每天 也 抖 落 铿 锵 的 诗 句 ，让
奋勃春意的 生活撷拾 。

浇铸 工 的 性 格 骄健 、稳
重、沉着 ，如烧铸 出 来 的钢锭
一般 ，没 有 吡 漏 ，没 有 杂 质 。
因为 浇铸 工 心 中 装 着 祖 国 ，
装着油 田 、矿 山 、工厂 、桥梁 ，

装着 建 设者殷殷的期
盼和 向 往 。

浇铸 工 ，火 海 洋
中驾驭 火热生 活的犟
者，生 活 将 为 你 雕 塑
不屈 。

风帆

一叶 轻 舟 ，在 蔚 蔚 浪 花
中飞 旋 ，一 支 搏 击 的 歌 便 唱
出驾驭生活 的心声 。

风帆 ，启 航在黎明 ，追撵
在浩 瀚 飘 逸 的 浪 花 上 ，船 舫
立着 捕捞 金 银 的 撒 网 者 ，迎
着喷 薄 东 升 的 太 阳 ，撒 下 一
张大 网 ，网生活的 浪漫 ，网 水
乡的春光 。

网，到 处都有 ，只不过有
的并 非 在 水 上 。生 活 这 个 浩
瀚的 大 海 里 ，也 涌 动着 许 多
风帆 ，涌动着许 多撒网 者 ，涌
动着 许 多 撒 网 者 奋 勇 拼搏 、
开拓生路的故事 。

一群 群 下 岗 者 ，抖 落 无
奈，抖落心理的不平衡 ，正 象
风帆 中 的 撒 网 者 一 样 ，从 困
境中 奋起 ，用 自 己一技之长 ，
扬起 风 帆 ，在 风 雨 颠簸 中 去
寻觅新的机遇 。

风帆 ，一旦被人生启航 ，
便有 了 希望……

推销 员
诗 文/王淑君

一只 提 包
就把 全 厂 沉 重 的 命 运
都装 下 了　而 后
背起 了 一 长 串 车 轮 上 的 日 子
背起 了 工 人 们 的 信 任

从一 个 陌 生 奔 向 另 一 个 陌
架式 在 嘴 上
功夫 却 在 真 诚 质 量 信 誉
因为 任 何 推 销
绝不 是 胡 乱 鼓 吹
关键 是
心底 的 那 杆 秤
你明 白
良知 才 是 真 正 的 白 纸 黑 字
字字 都 是 工 人 的 心 血 汗

过惯 了 奔 波 的 生 活
疲惫 也 怵 了 你 三 分
面包 和 着 矿 泉 水 的 营 养
滋生 了 你 连 续 作 战 的 韧 劲
飘满 衣 襟 的 征 尘
从夏 季 到 冬 季
一次 次 飘 进
知音 的 商 家 大 门 。

推销 员
哪里 是 推 销 厂 子 的 产 品
他是 在 推 销 着
自己 的 精 神

幽默 笑 话
蛤蟆 咋 还 要 烦 咱

歪歪在 屋旁挖 了 个池 泊 。
一到夏天晚上 ，池 泊 里 的蛤蟆
胡乱叫 ，吵得他睡不安生 。一
气之下 ，他就把池 泊 卖给 了 别
人，他想 ，这下就该安安静静
睡觉了 。

不料 ，天一黑 ，蛤蟆 的鼓
噪声 ，仍然不歇气 。他又烦又
气，实在想不通 ：　“这就 日 怪
了，我连 池 泊 都卖给 了 别 人 ，
蛤蟆咋还要烦咱呢？”

考大 学
父亲 ：　“你还不去看书 ，

你要是考不上大学 ，我就不认
你这 个 儿子。”

儿子 ：　“那好 ，要是我考
上了 大学 ，我就不认你这个 爸
爸了。”　（丽娜 ）

风筝满天飞
散文 文/闵凡利

天一放暖 ，花儿就蓄 劲开 了 。花越
开越浓 。春就越来越近 了 。

田里 的 花儿铺天盖地 ，姹紫嫣红 。
此时 ，天上 也开始开花了 ，后来越来越
多，饱满了 天空 。是风筝 。

很久 以 前 ，我认 为 风 筝 是天 空 开
出的花 。那时的我还很小 。很小的我经
常跟 着 二 爷 爷玩 。二 爷 爷 最 爱 的 就
是放风 筝 。二 爷 爷六十 多 岁 了 。但他
和我们小孩一样 ，玩得很迷。

冬天 里 ，雪
花绽 放 的 时 候 ，
二爷 爷就开始扎
风筝 了 。二 爷 爷 不
扎青蛙 、龙 、蜈蚣之
类的 风 筝 。不 是 不
会扎 ，二 爷 爷 扎 的
龙在天空 中 活灵活
现，真 的 一般 。二 爷
爷说 ，他 不 喜 欢 这

文静 的 天 上飘 着 这 么 张 牙 舞爪 的 东 西 。
不美 。二 爷 爷喜欢扎花 ，二 爷爷扎 的 花 风
筝特别 的 俊 ，二爷 爷最爱扎 的是梅花 。梅
花很 白 ，微 微 透 着 些红 ，很 富 生 命 力 。但
最动 人 的 还 是那 白 。白 的 整个天 空 都颤
颤的 ，香喷喷的 。

放的 时候 ，二 爷爷 一手牵好 几个 。别

人一 手牵一个 还 放不起 。二 爷 爷 的 风 筝
不，只 要 他 一松手 ，迎 风一 跑 ，风 筝 就全
开在 了 天 空 。最 多 的 时 候二 爷 爷 一 手放
过十 个 风 筝 。线 都有 条 不紊 ，从不 纠 缠 ，
旁人都跟他学这一手 ，可总是也学不会 。

二爷 爷 一 年 只 放一 次 风 筝 。二 爷 爷
的风 筝 在 天 空 开 花 的 时候 ，那时所 有 的

风筝 都 在 地上 叹 息 了 。所 以 这 一 天就
是二 爷 爷 的 日 子 。二 爷 爷 的 周 围 就聚
了一 堆 人 ，一 堆 人 就都把 脸开 成 向 日
葵，仰望 着 天 空 中 的 风 筝 。大 的 花 ，小
的花 ，忽上忽下 ，生动着天空 ，很诗意 。

太阳西 沉 ，该收风筝 了 ，二爷爷就
松开 十 指 ，手 中 牵 风 筝的 线 儿就匆 儿

飞上 了 天 ，只 一 会 ，就飘得很 高 ，
很远……

二爷 爷 说 ：你们都 走 吧 ！之
后，就长 叹 一 口 气 。如 释 重 负 。所
以二 爷 爷 扎 了 一 辈 子 风 筝 ，放 了
一辈子 风筝 ，最后一 个 也没 留 下 。
村里 好 多 人 都纳 闷 ：二 爷 爷 为 什

么能 一 手放 那 么 多 的 风 筝 呢？问 他 ，
只笑 笑 ，从不说 。

后来 我长 大 了 ，长 大 的 我 渐 渐地
明白 了 ：那 是 因 为 二 爷 爷把风 筝 都 交
给了 天 空 ，把 他 们 各 自 的 “线 儿 ”都还
给了 自 己 。荷

花

王
德
林
/
作

陪妻散步
（散文 ） □文/费涵

当暮 色 四 合 ，初上 的 街灯托起 一 片桔红
的朦 胧时 ，妻 子女 儿 便 又 张 罗 着 出 门 散步 的
事了 。

携妻带 女 下得楼来 ，马路 上 早 已 车 少 人
稀。晚秋的风兀 自 吹过 ，金黄的桐叶便如蝴蝶
般打着旋儿飘零 。踩着沙沙作响 的桐叶 ，我们
一家 走 向 那 熟 悉 的 操场 ，走 向 那 有 着 优美弧
线的椭 圆 形跑道 。

记不清是第 几次陪妻散步了 。暮 色 中 ，黑
黑的 跑道似乎永无尽头 ，时逾深秋 ，疯长了一
春一 夏 的 秋草 却依然 蓊郁 ，若 有若 无 的 街灯
照来 ，更显厚实熨贴 。风乍起 ，草低叶摇 ，秋 虫
叽叽 ，霎时 ，偌大 的操场竟 也迷蒙苍茫起来 。

对大 多 数 都市 人 来 说 ，晚 饭 后 趁 着 星 光
月色 ，去街市马路上转转 ，拟或到郊外 田 野里
走走 ，不啻是种惬意的休闲 。但于我们一家来
说，这散步并非仅仅为 了 闲适 ，为 了 调 剂繁杂
的生 活 ，重 要 的 是为 了 找 回 妻子 曾 经 的 本能
——自 由 地行走 。

那是春 天 的 事 了 。妻子 在一次 高 空 作业
时不慎跌 落 ，腰 部重 创 ，两 腿失去 知觉 。医 院
里，一个 老 中 医 为她 又 是药物 热敷 又 是推拿
按摩 ，三 个 月 过 去 ，妻子 终 于 站 了 起 来 ，但 却
留下 了 腰椎间盘突 出 的顽症 。临 出 院 前 ，老 中

医嘱 咐 再三 ：此病难愈 ，操劳 不得 ，宜 多 散
步，尤 以 倒 走 为佳 ，持之 以恒 ，每 日 千 米 足
矣。

我辈 于 医 理 不通 ，医 者 之 言 自 是视为
圣旨 ，又 况 老 中 医 之 言 乎？于 是 ，自 此 之
后，无 论 阴 云 皓 月 ，无 论 蚊 虫 暑热 ，亦无论
霜下露 白 ，那长长 的400米跑道上便有 了 妻

子踽踽 而行 的 身 影 ，也便有 了 我和 五 岁 女
儿每晚必修 的 功课——陪 妻子 、母亲 散步
——练倒走 。

腰伤初愈 ，妻子 的腿脚极不协调 ，莫说
倒走 ，就是正常行走都显吃力 。为 了 早 日 康
复，妻子还是一摇三幌地走向操场 ，女 儿和
我一左 一右地搀着她 ：一步 ，两步 ，三步 ；一
圈，两 圈 ，三 圈 。豆 大 的 汗珠 从她 苍 白 的 额
前滚 下 ，我和女 儿 为她鼓劲加油 ：再坚持一
会儿 ，坚持就是胜利 ！妻子看看我和女 儿 ，
咬咬 牙 ，一 步 一 步 地朝 着 千 米 的 目 标退 去

功夫 不 负有心人 。几个 月 倒走下来 ，果
真应 了 老 中 医 的 话 ，妻子 的 腰 肢 竟 然 奇迹
般地好 了 起 来 ，长久 以 来 压 在我心头 的 愁
云终 于漫 漫 散 去 。看 到 妻子 的 步 履 由 沉 重
到轻 松 再 到 轻 盈 ，有 一 晚 ，我 忽 然 心 血 来
潮：何不来场倒走比赛呢？这 ，一来可 以检

验妻子 腰 肢 的 康 复 情况 ，二 来 也 可 以 活跃
一下 单 调 气 氛 呀 。妻 子 女 儿 举 手 应 和 ，于
是，我们三人站在 同 一起跑线 ，举步向 千米
大关 冲去 ，不 ，是倒退而去 。

倒走 ，女儿身轻如燕 ，小脚 丫 子 自 是灵
便，妻子 刚 练 就 了 本领 ，自 然轻车 熟路 。我
虽跑步 多 年 ，腿脚硬朗 ，但这倒走 竞 赛却还
是有生 以来 第 一遭 。由 于不得要领 ，走着走
着我就掉 下队 来 。在单 位 我 曾 参 加过 中长
跑比 赛 ，并 自 诩为运动健将 ，今天要是输给
妻子 女 儿 ，以 后 怎么 再做这一家 之主？想

到此 ，我 不 由 抖擞精 神 ，加 大 步 幅 ，使 劲 向 处
在第 二 位 的 女 儿 撵 去 。可 这 倒 走全 然 不 同 跑
步，光 有 体 力 不 行 ，还 得讲究 技 巧 ，要挺胸 昂
首，身 体 重 心 要 后 倾 ，提膝 向 后要恰 到好处 ，
步伐要匀 ，既快不得也慢不得 。可我为 了追上
妻子女 儿 哪顾得上这 多 讲究 ，只 一个 劲大踏
步后退 ，后退 。眼 看就要追 上女 儿 了 ，心头一
阵窃 喜 ：嗨 ，姜还 是老的 辣 。可就在我得意 的
当儿 ，忽 觉 脚 下 一 滑 ，还 没 来 得 及 反 应 ，只
“ 嗵 ”的一下 ，我便躺在了草地上 了 。妻子女儿
在后面看得真切 ，赶紧 跑 回 来拉我 ，见我仰面
躺地赖着不起 ，却 又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。直
到她们一个笑得 泪直流 ，一个 笑 得肚子疼 ，我
才爬将起来 ，仔细一看 ，原来是心急走 出 了 跑
道，正好绊在了 水 泥护道上 。妻子女儿为我拂
去身 上 的 草 叶 ，于 是 ，我们 又 继 续 比 赛 。妻子
在前 ，女 儿 居 中 ，我殿后 。此 刻 ，一盏雪亮的车
灯徐 徐扫 过 ，三个 大 大 的 剪 影 便清 楚地印在
厚厚 的草地上了 。

妻子 的 腰肢 已 经 完全痊 愈 了 ，但妻子女
儿和我每晚依然要到操场去 ，练练倒走 。从春
到夏 ，从夏到秋 ，日 复 一 日 ，我们相拥而来 ，又
相拥而去 ，长 长 的 跑道 上 写着 我们 一家 的 欢
笑，印下 了我们一家 大大小小 的 足迹 。


